
  

女人本身就是一首诗 

 

漂亮的女人，水灵灵的。绝佳的诗句，也是水灵

灵的。 

女人是水做的。水是生命的源泉。 

诗是用水写的，和着色彩，泉涌出来的。 

女人是花，花仙全是女人。 

诗是叶，可以把花点缀得更为漂亮，更有神韵，

更具丰彩。 

没有女人的世界是不可思议的。没有诗情的世界

是枯燥无味的。 

没有女人就没有诗。 

有了女人就有了诗，世界上有百分之八十的诗是

为女人写的就是明证。 

诗神是女人，女人是诗神。 

女人是春风，春风使人得意。 

诗是云彩。诗能飘逸，诗能动人，是春风吹的。 

女人是春雨，万物因此而滋润。 

诗是雾，给女人蒙上一层薄薄透明的披纱，使之

更为可爱，更加迷人。 

女人是冬雪，洁白无瑕。世界因此而净化。 

诗是冰花，雪的结晶，生活因此而闪光升华。 



  

女人是秋月，月华如水，摇情满天。 

诗是酒神，邀月共饮，月晕人醉。 

女人是夏阳，热情无限，从此人间有了温暖。 

诗是火花，炽热感情的迸发，不尽爱火的流串。 



  

美的真缔 

 

人云: 世界上并不缺少美, 缺少的只是发现。 

原来美是悟出来的。 

然而, 欲悟出什么是美, 尤其是无瑕之美, 也真

不容易。 

如何识别美? 欲找出识别美的规律, 更是难上加

难。 

穷极一生心血, 熬出一头白发, 也才悟出一条辅

助规律。 

只有单一和谐的背景, 才能衬托出真正的美。 

君不见? 

伊人玉立, 杨柳随风, 少年心系维舟; 

白云悠悠, 天空蔚蓝, 游子心犷神贻; 

月色融融, 荷塘秋色, 舟客心澄如镜; 

牛羊忽现, 风吹草低, 玩童心荡牧歌; 

千堆卷雪, 海阔无极, 骚人心潮澎湃; 

梅花朵朵, 银装素裹, 钓翁心去江寒; 

采菊东篱, 悠然南山, 隐士心尽埃尘; 

路香风醉, 曲径通幽, 酒仙心无世愁。 

......。 

然而, 这一辅助规律仅就美景而言, 是否可以用



  

于寻觅佳人, 也很难说。 

乌呼! 美景一时可得, 佳人一世难求。 

更何况美景佳人一晃而过, 凡人往往痛失良机。 

哀哉! 今天的风, 追不回昨天的梦; 今日的雨, 解

不了它年的渴。 

难道这就是摄影的效果吗? 



  

窗口 

 

十.一, 共和国的黎明。海外游子, 意欲插翅北飞, 

与国人同庆. 

仲秋, 华夏智慧生灵的节日。南洋孤客, 恨不置

身故土, 叙别后离情。 

然而, 彼时彼刻, 身居澳洲悉尼, 异域他乡, 何

以倾诉我的满腹欢乐? 何以寄托我的一腔思念? 

我在小楼里徘徊, 我在窗楹边沉思。 

小楼孤耸, 小窗临街。 

临街的窗, 一扇向西, 一扇朝南。 

它们本应面东临北! 

东面, 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清晨, 水天交接之处, 

霞光万道, 似神剑耸天, 在和黑暗作最后的拼搏、 

较量; 彤云密布, 如从地幔深处喷发出来的炽热、 

粘稠的岩浆, 徐缓地向外浸染、扩张。 随后, 从

大海的怀抱中流淌出她自己的儿子 - 太阳。 

由此, 我心中油然升起了一个美丽而动人的故事, 

一半源于传说, 一半出于想象。 

据说, 很久很久之前, 大海浑浊、躁动而轻浮。

但是, 为了她自己的儿子 ￣ 太阳的诞生, 她献

出了所有的潜热, 消耗了所有的能量。从此, 她

一改往日的秉性, 变得清澈、 深沉、凝重、娴静。

她时刻不断地供给太阳以必要的元素和水份, 而



  

太阳则每天在母亲的羊水中沐浴, 洗涤身上可能

沾染的尘埃。为了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 他不断

地发光, 发热, 给大地以温暖, 给众生以光明。 

谁能象大海那样无私? 

谁能象太阳那样知恩? 

另有一种传说, 太阳系太海之心。每天, 大海都

在掏心问世, 好似在向众生展示, 向大地发问: 

谁能像我这样, 在深沉、冷峻的外表之下, 藏有

一颗炽热、明亮、纯洁的心? 

谁敢象大海那样傲然问世? 

北面, 旧人音容, 故国山水, 隐约可见。面北朝

阳, 那里采光最佳, 日照最长, 从那里可以获得

最大的热流量。 

然而, 临街的窗, 依然一扇向西, 一扇朝南。 

向西的窗, 总是关闭着, 而且外加一层深色的窗

帘。虽然极目西望, 并不泛美景佳色,然而, 正当

风华少年, 岂能忍看黄昏后, 苍天老, 慨叹夕阳

无限好? 

朝南的窗, 有玻璃上下两扇, 彼此平行, 永不相

交。只有玻璃边框相向延突, 相互叠映。两扇玻

璃之间的空间虽然很小, 但在我的心中却常常化

着烟波浩淼的太平洋。春夏秋冬,朝南的窗户一直

敞开着, 并有一根坚硬的木棒用以支撑。也许这

是一种像征, 一种希望。然而, 这种像征得以存

在, 这一希望能够不灭, 总得有一件东西支撑着, 



  

有形的或无形的。 

门, 倒是朝北洞开着. 清晨, 我常常穿过九曲回

廊, 漫步走向海边, 向北眺望。 

目光, 随希翼而远去。 

脑际, 故乡曙色在浮现。 

和风徐徐吹来, 凉爽而又清新......。 

 

注：本文曾以宁空为笔名发表于神州学人。 



  

女人 

 

人人见了人人爱, 并不等于人人见了人人都会把

爱付诸于行动。爱需要勇气, 需要权衡。人心并

不古怪, 有人在火周围会觉得很舒服, 然而, 要

让他跳进火里, 他就会觉得受不了。 

恋爱应当没有标准, 只要一眼看上, 感觉良好就

行。 

人越成熟越注意气质, 而不是相貌。 

一个女人, 一个总是把别人置于追随者地位的女

人, 她所能享受的快乐, 都是追随者带给她的。

而一旦追随者掉头转向, 她的快乐也就微乎其微

了。 

女人, 对于明显优越于自己的女人, 普遍缺泛同

情。 

有一种女人, 虽有一副美貌, 却是一个针都刺不

出血来的女人。 

女人味儿并不是单靠花容月貌。相貌并不能代表

一切。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 可你表现过吗? 你以为人家

爱你是应当的, 你就可以只索取而不付出吗? 如

果你的内心还有一点点温情的话, 为什么不把它

表清b出来呢? 

我不喜欢整天哭哭啼啼的女人, 更不喜欢一个从



  

无眼泪的女人。 

你很可爱, 但你也要看到别人的可爱之处。首先

要学会爱别人, 然后, 才会享受 人爱的愉快。 

人云: 男人和女人, 如鱼似水, 男人和女人的结

合, 如鱼得水。男追女逐, 原因于此。不过, 这

是一弘海水, 泳者必须身体健全, 善于驾驭。 

 



  

韶墨 

 

韶, 闻之乐也, 目之光也, 听之乐也,  视之晨

也。 

墨, 挥之诗也, 泼之画也, 染之山也, 流之川也。 

非乐安能尽兴? 非光难分流霰, 非诗何以言志? 

非画何以写意? 

凳泰山, 傲长空, 闻鸡日出。 

叩九华, 悟禅机, 佛光现晕。 

临碣石, 观苍海, 七步诗就。 

拜黄山, 搅云海, 四绝天成。 

下里巴人, 阳春白雪, 何乐不为? 

兰田日暖, 玉石生烟, 晨梦难醒。 

紫微九重, 碧山万里, 能让山青? 

飞流三千, 澄江如练, 不薄水吟。 

乐可健身, 晨可纳新, 山小天下, 川自天来。 

运韶用墨, 天伦也。 

韶墨者, 吾子也。 

 

注：一九八九年八月八日喜得一子, 名睿, 号灵

谷, 笔名韶墨。 

 



  

影雪 

 

一杯邀三影, 乃诗人李白之言. 影雪是我们的影

子, 但又不仅仅如此, 她本身亦是一种存在。 

影隐谐音, 影雪又源隐雪而来. 诗云: 雪隐鹭鸶

飞始见, 柳藏鹦鹉语方知。乃影雪之内涵所在。 

雪本无影, 或似有若无, 一切于有无之中, 似镜

中黄花, 湖中云影。 

新州四月, 影雪全无, 只是昨夜一场无声的雪, 

飘白了梦。 

我爱那雪的洁白, 不忍它化去, 愿它能够永久复

盖这尘世, 净化人们的眼睛与心灵。 

梦中的雪, 可以凝固在记忆里。然而, 大自然中

的雪呢? 

床前, 月华如水, 地上如霜。 

啊, 永恒的雪! 

      

注：一九九四年梦得一女, 名影雪, 故有此作。  

 



  

感情 犹如一泓海水 

 

感情, 犹如一泓海水。 

不过, 请君记住, 海水的颜色随着距离的远近而

变化。至少你视觉的判断是如此。 

由近及远, 海水的颜色由淡绿转为浅绿、碧绿、

深蓝、墨黑。似乎随着距离的增加, 海水的浓度

在升高。 

然而, 更远处, 水天交接。那里海水的颜色似乎

被淡化。那里总有片片浮云，层层薄雾。那薄雾

浮云, 模糊了我们的视线, 使得我们怎么也看不

清那里发生的一切。 

近处, 有无穷的磨擦, 拍岸的惊涛, 以及那千堆

卷雪。 

远处, 似乎要平静得多: 海面在微微起伏, 时而

溅起零星的浪花。 

然而, 更远处呢? 

也许, 那里并不缺泛激流。可是, 那迷人的浪花

已在你的视线内消失贻尽。 

 



  

无根豆芽 

 

它只知道贪婪地从母亲的胚乳中吸收更多的营养, 

从自然界吸收更多的水份。由于包含更多的汁液, 

它变得鲜嫩、透明, 更加招人喜爱。 

它无忧无虑, 不思乡愁。从它的身上, 除了空虚

之外, 你再也不能发现有思维的细胞或忧虑的皱

纹。它早以发福, 而显得更加饱满。 

然而, 它只是一时口中之食, 盘中之餐。它早已

脱离了它赖以生存的土壤, 它已经绝根断后, 难

以永久。 

它已不能站立, 它的命运注定只能漂泊。 



  

虔诚与愚昧 

 

真正的虔诚和愚昧是常常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普通

百性通常只知道信仰什么, 而没有时间和精力追

究为什么要去信仰。一旦人们想要知道为什么要去

信仰,  那他们就很难再相信什么, 因为这时他们

对一切总持怀疑态度。"圣人"的责职就是要制造偶

像, 愚昧百性, 消除疑虑。"圣人"需要一大邦信徒

以维持其"圣人"的地位, 尽管他心里骂着 "你们

这一帮蠢蛋"。     

因此, 就虔诚而言, "圣人"是真正的叛徒, 百性

是真正的君子。 

 



  

罪过 只是一种感受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 到处充满着慈爱。 

在这样一种社会里, 即使你只是犯了小小的过失, 

你也会提心吊胆, 感到问心有愧, 是一种罪过。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 到处充满着仇恨。 

在这样一种社会里, 即使你犯了弥天大罪, 你仍

然会感到逍遥自在, 心安理得, 处之泰然。 

罪过, 只是一种感受。 

 



  

太太与鞋子 

 

选择太太好比选择鞋子。如果你选错了鞋子， 不

仅有损你的双脚, 还会使你身体其它部位的肌肉

损伤, 关节错位, 使你腰酸、背痛、腿疼、头晕。 

如果你选错了太太, 会使你心烦意乱, 头昏脑胀, 

既无家庭的幸福, 又无事业的成就。两者的不同

之处在于你可以随便扔掉你的鞋子, 但不可以随

便抛弃你的太太。 

 



  

假山 

 

二十多年之前, 朋友送我一座假山盆景。 

假山色似黄土, 轻如软木, 形若石林。玲珑透致, 

巧夺天工, 令人百看不厌。 

假山材料取自西澳, 离悉尼三千多公里。就这份

情谊使我对这座假山也得另眼相看。 

我一直把她供奉在后花园里。 

几年之后, 花园里草木尽失。然假山依旧。 

再几年之后, 我那可爱的木板房随一阵狂风而

去。 

我再也没有见到我的那位朋友, 不知他是否也随

风而去。 

幸存者只有假山和我。 

我和假山一样孤独。 

后来, 我只好流落街头。 

一天, 从一堆废旧的报刊之中无意翻出一幅图片, 

酷似朋友送我的那座假山盆景。 

据介绍, 那是一种蚁巢, 白蚁之巢。  

 



  

天鹅湖 

   

天灰蒙蒙的, 湖水亦是如此。 

湖面上, 漂浮着几只黑色的天鹅。 

我静静地站在湖边, 公园的一角。 

不见双掌划动, 不见身驱摇摆, 不泛一丝清波, 

几只天鹅悠然飘近。 

多么高贵! 多么优雅! 我尽情地欣赏着眼前这美

好的一切, 在这灰蒙蒙的世界里。 

同时, 我又觉得她们是多么可怜。在这人类造就

的环境里, 她们在运动, 然而得忍气吞声; 她们

在前进, 然而得不动声色。 

突然, 眼前一黑, 一片模糊……。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 我才模模糊糊醒来。 身旁一

片漆黑, 冰冷如霜。 

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 不过, 我敢肯定那必定是

一头和天鹅一样向我接近的野兽。 

心中残存的一丝怜悯杳然消失。 

我差点从此恨上了那黑色的天鹅。 

 



  

白云与烟雾 

 

看到天空中悠悠的白云, 人们会感到心旷神贻, 

飘飘欲仙。 

可是, 从化工厂排放出来的烟雾散发、淡化之后, 

也会变成朵朵白云。当你知到这一事实之后, 你

肯定会义愤填膺, 好像受了欺骗。你的心中会很

不是滋味, 如同讨厌吸烟的人猛抽了一口雪茄。

如果你的行为过于偏激, 你的感觉会更深一层,  

形如发现妻子行为不贞、丈夫有了外遇。 

不过, 请君记住, 淡化, 对于心灵来说, 无疑是

一剂良药。 

 



  

什么是女人 

 

女人是梅。首先映入你眼帘的是鲜艳的花朵，然

后你见到的是碧绿的树叶，最后你见到的则是念

人伤心落泪的枯枝。然而，梅花毕竟年年花开，

而且开在冬季，女人则不然。 

女人是太阳。日间光彩照人，早晚丹霞满天，热

情洋溢，温暖无限，淡妆浓抹，无有不适，回肠

荡气，好不销魂。然后，才给你留下漫长的黑夜。

所不同的是，女人只是在拍拖的时候，你才能见

到那太阳，然后则是那永久无尽的黑夜。 

女人是月亮。月华如水，温馨无限。那温柔的夜

晚，总是令人回味无穷。那静谧的夜空，总能勾

起无限相思。不过，完美无缺的月亮，每月最多

只能见到一次。其余时光，或多或少总有一片抹

不去的阴影。人生则更糟糕，因为你永远不可能

有那循环的周期。 

女人是绿水。滋润万物，万物水灵。荡涤心灵，

尘世皆清。然而，天气一热，水就蒸发上天；天

气一冷，则寒彻如冰。女人一旦得意高飞，则永

远不会回头。女人如若冷若冰霜，即便溶化，亦

已索然无味。 

女人是星星。星星总是脉脉含情，只要那眼睛轻

轻一眨，摄魂落魄，云雾不知。星夜总是那么迷

人，纵是英雄，亦是无奈。星星总是发光，虽然



  

层次参差，明暗有别。女人最初也会发光，然而，

燃料很快就会消耗贻尽。 

女人是风。风和日丽，春风送暖，秋风送爽，风

吹花开。如此这般，既然风吹心开。反正，只要

那温柔的风，轻轻的那么一吹，男人们便四肢轻

浮，飘飘欲仙，坠入云雾，忘乎所以，全然不知

天高地厚。然而，四季循环，总是难免有寒风刺

骨、火气灼人的时候。更可怕的是那喜怒无常的

台风、飓风、龙卷风，一旦暴发，后果不堪收拾。

女人之风，要是当着耳边风倒也作罢。然而那劲

风常常就正对二耳发威，二耳生疼，伤害身体，

回防无方，正儿八经的念人伤心结棍。再说，即

便风吹水暖，亦有鸭知人不知的时候。因为那时

你已麻木不仁。除非投河，否则难以猛醒。 

女人是一本读不完的书。若是一本好书，你则受

益不浅。若是一本坏书，则难免后患无穷。要是

一本读不懂的天书，那你自然完蛋。书不论好坏，

过于冗长，自然泛味。 

女人是云、是雾。飘忽不定，来去无踪，驾不起，

攀不上，真是无奈。看到烟雾袅袅，白云悠悠，

一片幻境，你总想探个究竟，知个了然。然而，

看不清，摸不着，枉自多情。心痒如有百爪，干

急口不能言。即使碰上，也是一百个不放心，因

为你碰到的是另一种空虚，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

感觉。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雾浓障目，翻云覆

雨，云雾不知之中，你被打得落花流水。遇到更



  

恶劣的气候，一顿冰雹打得你体无完肤，狗血喷

头。 

 



  

生活的羽翼 

 

蔚蓝的天空, 可以抚慰心中的涟漪。平静的大海, 

蕴藏着少女的妩媚。然而, 如果蓝天上没有飘逸

的白云, 大海中没有弄姿的浪花, 总让人感到似

鸵鸟无翅, 荷花缺叶。生活难道不是如此? 没有

变化, 没有色采, 生活的羽翼何以有迷人的丰姿? 

 



  

中流砥柱 

 

想要阻止奔腾的流水吗? 然而它在你的两侧却流

得更快。 

假如你已伸出水面, 上面再装有一盏不灭的灯, 

也许还可以用来导航。 

否则, 与暗礁无异。 

不要自命为中流砥柱, 以为阻止的尽是浊浪恶

水。 

 



  

金陵春梦金陵春梦金陵春梦金陵春梦————难忘的五年南古岁月难忘的五年南古岁月难忘的五年南古岁月难忘的五年南古岁月    
 
今年正值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建所

六十周年。旧情难忘，奉同窗之邀，欣然命笔，

共叙当年的南古岁月。 

当时和我一起进所的共有七位，包括现任所长杨

群。其余六位均定居国外。其中臧文龙、孙晓文、

徐珊红和我先后来澳留学、进修，并留澳定居、

工作；李环和顾和林则先后定居美国。我们系七

七年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南古所又是我

们心目中国内外一流的研究机构。当时我们都很

年轻，个个踌躇满志，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憧憬。

进所的时候又正值春天，或者说感觉上就象春天，

所以我说是金陵春梦一点也不为过。 

我当时的导师是杨敬之，副导师是江纳言。众所

周知，杨先生是当时中国苔藓虫、层孔虫古生物

学和石炭纪地层学的权威。江先生在沉积学，特

别是碳酸盐沉积学方面造诣颇深。能得到二位能

师的指导，使我获益匪浅。 

就我个人认为， 杨先生的独到之处不仅在于他在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方面的成就，还在于他有独特

的远见。是他早就注意到边缘学科和多学科综合

研究的重要性。是他一手组织、筹建了沉积学研

究室，并亲自出马，担任室主任达二十多年。虽

然他本人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起了一个铺路

搭桥、甘为人梯的作用。不可想象不通沉积学的



  

生物地层学有何出路可走。 

杨先生的另一独到之处在于其敢于放手(有人称

之为放纵)。毫无疑问，纵是鲲鹏有志，只怕困羽

难飞。关于这一点，他的学生王成源可谓是深有

体会，而且获益不浅。王先生因此而成为牙形刺

研究的专家。这也颇合我的口胃，使我得有机会

执笔撰写当时科学院重点课题“广西来宾合山二

叠系碳酸盐地层及其含油性综合分析”专著中有

关生物群落和古生态等重点章节。杨先生持携后

进和唐代同名的杨敬之诗人颇为类似，因而得有

“到处逢人说项斯”的美名。 

杨先生和江先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平易

近人，从不摆架子。关于这一点，我特别敬重。

我一直以为一个诚惶诚恐的人是永远不会有出息

的。江先生尤其如此。当时江先生和我在一个办

公室，经常有机会为一些学术问题进行探讨，甚

至争论，他从不在乎。他认为我既是他的学生，

也是他的同事，在许多方面我们可以互补。 

另外，当时杨先生已七十高龄，还和我们出过一

次野外。当时我是敬佩有嘉，现在我是绝不赞同。

要是万一有个三长二短，我可担当不起。 

杨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为人谨慎，后来活至九十

多岁高龄。寿者，福也! 

除了我的导师之外，当时南古所我还特别注意到

三位人物， 他们是金玉玕、戎嘉余和陈旭三位老

师。当时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相对比较年轻，

和我们的年龄相差不是太大，因而距离感也相对



  

缩小。他们在学术上颇有造诣，又比较容易接近，

颇得我们几位年轻人的好感。他们是南古所当时

的少状派，未来的领军人物。果然不出所料，他

们后来都先后成为院士。 

金玉玕和戎嘉余先生都是研究腕足类的权威，他

们是否因为研究腕足才成为古生物学界的巨腕人

物，结论不得而知。是望文生义还是机缘巧合尚

且不论，且说当时金先生凭一面之交，助我一臂

之力，帮我鉴定二叠纪腕足化石，并成为我后来

论文的评审老师。后来访澳期间，又曾来探访过

我两次。 金先生德才兼备，为人谦虚，平易近人，

和蔼可亲。可怜他英年早逝，鹤驾西归。同为南

大校友，只能望洋兴叹，痛哉！哀哉！默默此情

难寄，惟有小诗一首，聊以自慰。 

二颗金钉子， 二幕大灭绝。 

天命纵难违， 人心不可夺。 

有道是“金院士走完金色人生”，可怜是“旧同仁

难忘旧日情怀”。 

江流从此去，逝者如斯夫。仙人不可追也! 

戎嘉余先生当时特别活跃，无论是在学术场所还

是在体育活动场所皆是如此。戎先生兴趣广泛，

研究领域也极为庞杂。从门类古生物学、地层学、

群落生态、古生物地理到生物演化、起源、辐射

以至绝灭几乎是无所不涉。他当时经常来绘图室，

我在隔壁常能听到他的高谈阔论和朗朗笑声。他

人缘特好，连当时的吴望始所长对他都佩服得很，

说人们都特别喜欢象戎嘉余这样的人材。有才而



  

又为人所爱，古今难得也！ 

我敬佩陈旭先生之于三大原因：一是他的学术造

诣，二是他的口才，再就是他的英文。他来澳期

间，曾在我家小住，结果有一惊人的发现: 原来

成大器者竟不通起码的起居生活小节！在百度百

科上有关他的介绍也仅寥寥数语。至简则至明，

至简而至深，原来如此！ 

三位院士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脸上总是带着

永恒的微笑，有点蒙娜丽莎，很是动人。 

此外，在南古所期间，我还结识了二位难忘的大

哥级人物。其中一位是赵宇虹 (现在美国)，他和

他爱人邓莉拿手的山东菜和四川菜，辛辣具备，

当时我们虽没有馋涎欲滴，但确实是个个热泪盈

眶。另一位大哥则是刘陆军，助人为乐(包括个人

私事)，是他令我在数日之内读完天龙八部。二位

大哥均是在科大英语培训期间结识，接触颇多。 

五年的南古生活，为时短暂，如今已过去二十多

年。然回首往事，仍历历在目，晃如昨日。那是

一段充实、快乐而永远难忘的日子，虽然事实上

并不真的那么轻松。 

今值建所六十周年，期望所有南古人化石为金玉，

吐故而纳新，食古以求活。 

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灵气，乃希望之所在；

求活，则曲径可以通幽。 

祝愿南古人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钱文龙，2011 年 11 月于澳大利亚） 

 


